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

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 9月，毛泽

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

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

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 11月，毛

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

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在湖南，从北伐军 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

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 40万人激增到 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

群众增加到 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

来。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

命。“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

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在那些打倒

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

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 1926年 11

月间发展到 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 10月间也有 5万多

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在当时就

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 1926

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 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

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

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

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



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

大多取得了胜利。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有两种截然不同态度。一种是“好得

很”,一种是“糟得很”。

两种声音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分歧的核心在于阶级立场和对

革命路线的认识。说好得很的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站在广大

受苦受难的农民的立场上，而说糟得很的，多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

场 上 ， 特 别 是 站 在 北 伐 军 军 官 家 属 是 地 主 老 太 爷 的

立场上。当时参与发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是坚决站在农民一

边的。他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大声疾呼“好得很”。他坚决反对

那种说是“糟得很”的观点。

如何看待工农群众以及工农运动是一个重大问题。《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是毛主席 1927年 3月写的一篇光辉著作，至今仍闪

耀着真理的光芒。当时的农民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

劣绅。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农民起

来同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无

疑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它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也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可是当时的情况是非议的浊浪甚嚣尘上，“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

否认这‘糟’字”。毛主席力排众议，到湖南考察三十二天，写下

这篇文章，批驳了种种错误论调，肯定了农民的革命行动，使一切

反动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提供了共产党人如

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范例。

首先毛主席指出了农民运动的严重性，在城里和乡里听得的道



理“完全相反”，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

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运动问题已

成为关系革命前途的严重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

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

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节束缚他们的罗

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

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

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是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呢？还

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

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

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人们，不是各党各派

各阶层的人肯定或否定农民运动的问题，而各党各派各阶层接受农

民运动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想否认农民运动是不能得逞的，是

否认不了的，只是暴露了自己的反动面目而已。

对于右派们“糟得很”的论调，毛主席指出：“实在呢，如前

所述，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

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

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

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

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

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

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

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理



论。”毛主席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将所谓“糟得很”的论调驳得

淋漓致尽、体无完肤，读来令人振奋。

对于中派的所谓“过分”问题，毛主席指出：“第一，上述那

些事(即所谓农民的‘过分’行动——作者注)，都是土豪劣绅、不

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

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毛主席将农民运动分

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和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作者注)都有革命

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

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

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

实质则和前一派站在同一个观点上，依然是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

主理论。”毛主席在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过分’论的反动本

质，同时也告诉人民：一切折中主义并不折中，其实质都是反革命

的帮凶。

所谓“痞子运动”，主要是对农会中掌权的贫农的诬陷。毛主

席为他们摘下“痞子”的帽子，戴上“革命先锋”的桂冠。“这个

贫农大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

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

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并对国民党县

党部派兵下乡捉人表示了坚决反对，指出农会中即使有“少数不良

分子”，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

他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损害



农民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里毛主席告诉革命党

人，革命群众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要看大方向，看主流，看本

质，不能抓住个别非主流非本质的支节问题，以偏概全，全盘否定。

对于非主流非本质的不良倾向也只能善意批评，正确引导，不得进

行无情打击。

毛主席力排众议，正面肯定，热情讴歌农民运动，体现了毛主

席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

一边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为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树立

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其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以人民为中

心思想的光辉。

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总书记这一精辟论述，是对党的百年历史

的深刻总结，是对党的性质宗旨的生动诠释，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

高度概括。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的百年历史，就是

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历史。


